
一个农民

成灾区“总瓢把子”
4月21日凌晨3时，三石（化

名）和同伴刘林下定决心：就是依
靠自己两条腿，也要走到震中芦
山去。

这时他们正站在从成都到雅
安的高速公路上，刚刚，他们搭乘
的贵州蓝天救援队的车爆了胎。
三石并不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
坐上这辆车，纯属偶然。

他俩都是成都双流县的普通
农民，有时出门打工。4月20日雅
安地震发生时，三石正在家里，看
到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三石热
血沸腾：我要去救灾！

平日里，三石在网络上参加
了一个“通用航空”群，那天，群里
也沸腾了。

同在群内的贵州蓝天救援队
首先行动起来，就这样，三石跟贵
州蓝天救援队取得了联系，并约
好当晚在成都双流机场会合。

然后，三石的离奇经历开始
了。4月20日晚上11点，三石和同
乡的刘林在双流机场见到全副装
备的贵州蓝天救援队，这是他们
第一次见面，三石、刘林还来不及
欣赏那些高级的专业救援设备，
就急匆匆跳上车出发了。

可刚上高速路不久，蓝天救援
队的车爆胎了。三石等不及，他决
定跟刘林边步行边截车到芦山县。

第二天上午，三石和刘林来
到满目疮痍的芦山县城，此时县
城停水停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以及从各
地集结来的救援队和志愿者。

芦山县城很小，他们很快又
与贵州蓝天救援队会合，当时几
乎所有的救援队和民间组织、企
业以及政府临时办公点都聚集在
芦山县主干道迎宾大道两侧，一
家挨着一家，密密麻麻。

三石穿上了蓝天救援队的队
服，还有了一部他们的对讲机。三
石说，这是因为贵州蓝天救援队
缺药，他找朋友帮忙筹到了钱，给
蓝天救援队提供了药品，双方熟
了，这才给了他服装和对讲机。

刘林没这“待遇”，他只领到
了一件志愿者衣服，在他眼里，三
石是个“很擅长跟人打交道的人，
在村里就这样”。

4月21日的芦山县，仿佛还没
从噩梦中清醒，一片茫然和混乱。
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几百家民间
NGO组织加入雅安抗震救灾的队
伍，上万名志愿者陆续涌入灾区。

此时，芦山县通往宝兴县的
公路还没有打通，县城通往下面
一些乡镇的路也在不断塌方，大
家对具体灾情一无所知。

不断有NGO组织筹集到救灾
物品，源源不断往雅安送来，各种

牌子的矿泉水、方便面、棉被等物
资像小山一样堆积在迎宾大道
上，宛如一场救灾物品博览会，可
下面的乡镇却是缺吃少穿，急需
支援。

堆积如山的物资该往哪里
送、怎么送，这成了大问题。

三石“擅长跟人打交道”的性
格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开始发挥作
用，他从去探路的志愿者那里，得

知哪个村子最缺什么物品，以及路
况如何，然后提供给带来物资却不
知道往哪里送的NGO组织。在从芦
山县城到双石镇的路刚刚抢通时，
他帮着一家企业家协会送物品，顺
便跟他们混熟了，后来他又帮忙送
一家地方红十字会的队员到达驻
地，跟红十字会又搭上了关系。

就这样，三石把贵州蓝天救
援队、广东红十字会中山救援队、
北京828志愿者协会等NGO组织
联合起来，甚至连宗教界的慈爱
基金也加入进来，救援物资源源
不断地按照三石的协调运送到需
要的地方。

三石的“救援规模”越做越
大，三天时间，他就组织起一个骨
干20多人的小团队，分成物资队、
运输1队、运输2队、搜救队。

其中，搜救队只招募退伍特
种兵志愿者，组成突击队，到“公
路2公里以外”的偏远地区，摸排
当地的物资发放情况，并及时反
馈到物资队，然后三石再去这些
NGO组织协调粮食、水等物资，由
运输队送到村里。

越来越多的NGO组织加入与
三石的联动，甚至，三石还在龙门
乡、草坪村开设“分部”，专门接收
从他这里送去的物资。

只是除了刘林，大家都不知
道，他们的“总瓢把子”只是一个
意外搭上了蓝天救援队的车的农
民志愿者。

灾区NGO

紧急自我整合
没有人想去追究三石到底是

不是救援队的正式队员，他的真实
身份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石
提供的，正是他们想要的，这就足
够了。

在灾区，山头林立、各自为

营、信息不畅、沟通困难，自身能
力资源有限，却又找不到“组织”
的NGO组织，正迫切需要“张麻
子”的出现。

也有NGO组织选择了进行紧
急自我整合。

地震当天，通过微信搭建起
的“成都公益圈”救援平台诞生，
14家民间公益组织抱团组成“成
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三
天之后，“成都公益圈”扩展到50
多家民间公益组织，并迅速发挥

“统领”作用。
“成都公益圈”下设对外联络

部、物资管理部、灾情信息收集部
等12个部门，每个部门都确定了
专门负责人，并在群内公布联络
方式，各公益组织定期召开协商
会议，共享信息，分工协作。

“平台协调民间救援力量，避
免了无序救灾。”“成都公益圈”对
外联络部负责人、成都市科技新
闻学会的张鸣说。

其实，在汶川大地震时，就曾
有一些民间组织试图抱团，但最
终不了了之。

也有民间NGO组织从汶川大
地震的教训中痛定思痛，开始尝试
NGO联合的模式。比如这次将指挥
部设在雅安的“联合救灾”，就是在
一个多月前成立的一家常态化的
救灾联合体，目前已吸纳了11个省
的200多家NGO联盟为其成员。

但事情总有不完美。
在出发前，“联合救灾”常委

会作出决议，“联合救灾”代表200
家成员组织前往灾区，各组织就
不要再自行派人进入灾区，因为

“如果每家派10个人去，那灾区就
多了2000人”。

进入灾区不久，“联合救灾”成
员之一、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
远发现，一些成员组织又打着自己
的旗号进入灾区，有的成员组织干

脆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联合救
灾”指挥部旁边，还有的组织把筹
集来的物资自己先消化掉。

“NGO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
的、包容的组织，这里面有一个核
心的东西，就是价值观也是多元
的，所以把各个NGO统一在一起
是不可能实现的。”张国远表示。

民间和民政部门

如何良好互动
4月24日，一家NGO组织给芦

山县龙门乡五星村送去一批帐
篷，没有通知村委，直接分发给了
村民。

没有分到帐篷的村民急了，
他们分不清帐篷是民间救援还是
政府发放的，在他们眼里，这是不
公平的：走，找村主任去！

又一批民间筹集的矿泉水和
方便面送到了，还是直接发给村
民，没分到水和方便面的村民又
急了：找村主任去！

村主任就被村民包围了。
这时候，又有志愿者带着外

界捐助的帐篷来了，两顶大帐篷，
一个能睡40个人。志愿者一进村，
就看见村民围着村主任喊“不公
平”，志愿者一看，这个村有问题，
赶紧把帐篷再拉回去，村主任一
路小跑追出来。

不愿与政府打交道，这是进
入灾区的一些民间NGO组织的

“通病”。
三石的联合队成员告诉本报

记者：“我们不与政府部门打交
道。”

“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这
些大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来到雅
安后都会第一时间跟政府通气，商
量如何联手救灾，政府会给他们统
一分配，划定区域，”北京平安星防
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刘宝宗说，

“但一些草根NGO都是自己干自己
的，不愿与相关部门沟通。”

“我们4月20日下午到达后，
第一时间先跟政府接触，”张国远
告诉本报记者，“但感觉未受到重
视。”

芦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表
示，一些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没有
及时与他们沟通，而是自己发放
救灾物品，造成了一些地方物资
的重复发放。

两者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很
想拧成一股绳，却总是不能相交。

三石的特种兵搜救组继续往
公路通不到的深山跑，他们将那
些村子的实际情况第一时间通知
后方物资队，后方的三石就联系
NGO送水送粮。此时，政府的救援
物资通常还没到。

相比政府相对复杂的发放程
序，NGO既快速又灵活。刘林说，

“但我们只能救急，救不了长久，
重建还要靠政府。”

出品：深度报道部 编辑：王娟 美编：马晓迪 组版：颜莉 读者报料邮箱：shendu@qlwb.com.cn
（下转B02版）

B
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

01-04 2013 .4 .29
星期一

周刊

NGO们的“盟主”呼唤
信息不畅、沟通困难，找不到“组织”的NGO该如何自我整合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每一次
灾难都应该被铭记。

逝者安息。我们将带着地震留下的
悲伤与温情、争论与反思再度起步。从汶
川、玉树看芦山，地震带给我们的记忆成
为抗震救灾“国家思路”的一种诠释。

大灾当前，国人不冷漠。我们有热血澎

湃的青年，也有朴实忘我的村民，更有装备
齐全的救援队伍。为了救灾，每个人都愿意
奉献。可是为什么，在灾区，我们却看到一
些人混乱迷茫、各自为营？

一旦提到与部门合作，民间救援组
织满脸拒绝，宁可做重复的无用功，宁可
信任一个农民担任总指挥，也不主动联
络。原因是什么？是信任危机还是相关部
门效率低下的印象？其实，救援更应该是
一股绳、一把筷，而不是猜忌和排斥。要

摒弃资源浪费实现良好互动，我们更需
要一种体制，它能带来无限凝聚力。

每个人都想当英雄，只是如果每个
人都是英雄，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谁来
完成？志愿者应及时转换思路和角色。不
及时，批判责备之声就会巨量涌现。实际
上，志愿者是无辜的，他们盖张报纸就能
睡在雨中，扛起几十斤物资就能奔波几
十里路，他们是在用生命付出，从来没有
人教过他们，谁又有权利谴责他们？

地震留下很多反思，无序状态和个
人英雄心态如何扭转？相关部门是否尽
到最大努力？维护志愿者和救援队伍合
法权利的法律法规能否及时出台？基层
干部如何摆脱压力和民意的双重挤压？

站在破碎的瓦砾上，静望雅安，我们
期许，国家、组织和个人能在痛苦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因为，当灾区从忙碌的救援，
渐渐归于持久的重建，考题才真正开始。

本报记者 王娟

格编辑人语

23日，蓝天救援队在宝兴搜救时发现一居民区有一面危墙，随即将其破拆。 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

四川成都双流县

的农民三石(化名)自己

也没想到，因为去雅安

的路上搭乘了贵州蓝

天救援队的车，而成了

包括地方红十字会、救

援队、基金会、志愿者

协会在内多家NGO组

织的“总协调人”，宛如

真实版的《让子弹飞》。

当时，几百家NGO

组织一下子涌入灾区，

彼此之间缺少协调各

自为营，与政府机构之

间又存在的艰难沟通，

这很像两条平行线，其

实他们很想交织到一

起，拧成一股绳，可又

总是不能相交。

4月20日之后的雅

安，正在进行一场赛

跑，所有人都在朝着

一个方向前进，却又

队形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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